烟云过后 别有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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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开元初年，当时代理礼部尚书的唐绍悟性极好，幼年时就能知前生之事，但他却不曾对人讲过，即使是他的妻子也不知道。他的对门住着个郎官叫李邈的。唐绍闲遐时，经常召唤李邈和他一起谈笑，有时候还准备了饭食，在中堂二人一同进餐，李邈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唐绍的妻子责备他说：“你有盛名，官位极高，应当谨慎交往才是。况且李邈和你不是同类，你屡次和他亲近，我认为你这样做是不应该的。”唐绍默不作声，过了很长时间才说：这不是你所能知道的。

一次在骊山讲习武事，玄宗拿起鼓槌击鼓，当时未到三合的时间，兵部尚书郭元振骤然下令“诏奏已毕”。玄宗大怒，拉郭元振到大旗下面问斩，大臣上奏说元振有保护国家的大功，应当赦免他的死刑。于是把元振放了。玄宗恨还不消，就把掌管礼部的唐绍给斩了。

出事的前一天，唐绍对妻子说：“我自幼就具备知道前生事的能力，明天讲武，我将不能免除一死。我前世是某一家的女子。等到成年，嫁给灞陵的一个姓王家的儿子为妻。婆婆对我非常严厉。十七岁那年冬至前一天，婆婆叫我亲手准备饭食，准备完毕疲倦得很，婆婆又叫我缝制罗裙，第二天，要穿它来招待客人。我在灯下缝制，担心当晚不能完成，很晚都不能休息。忽然有一条狗冲开门进入房间，碰倒了灯，油泼到裙子上面，我又怕又恨，因此就呵叱狗。那狗就很快的跑到了门口，可是门却反关着，狗进退周旋却趴在了床下面。我又点上蜡烛，准备处理裙子上的污垢，而裙子上一片狼籍。我惧怕婆婆的严厉责备，又憎恨那狗碰倒了灯，于是就抬起床，用剪刀猛地刺狗。偶然刺中了狗的脖子，剪刀的一股也折断了，我又用另一股狠狠地刺狗，不一会狗就死了。早晨我拿着裙子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婆婆，婆婆正在责骂，丈夫正好从外面回来了。他询问原因后，就从床底下把刺死的狗拖了出来，放在婆婆面前。婆婆因此才消气。我十九岁那年就死了，死后就转生为现在的我。过去杀死的狗，就是现在的李邈。我明天就要死了，杀我者，一定是李邈。报应乃是常理，你不要害怕。”  

等到第二天讲武，唐绍被杀头时，果然是李邈执刀。刚开始第一刀，不料刀被折断，换了一把刀再举起，才断绝了唐绍的性命。死生的报应，当然和因果有关，而且刀被折断，连杀法都一样，说明神真的是公正的啊。唐书上说，明皇不久悔恨杀了唐绍，怨李邈行刑太快，终身不再录用他。

　悲剧殃及三代人
  故事发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山东省某地的一个村庄。时间虽然过去近半个世纪了，然而这个故事并没有结束，至今还在延续着。

四十多年前，中国大陆有过一场砸庙毁神像的疯狂运动。它疯到这个村庄的时候，有一户人家受无神论的蛊惑并被发财梦迷了心窍（据说神像内有金银元宝），全家大小一齐出动，用大绳把村里庙中的神像一个个全部拉倒并砸碎，想找到金银元宝；没找到元宝，就把庙里有用的东西捡了捡搬到了自己家中。不到一天时间，一座庙就在这家人的手中毁了。他们的悲剧也就从此开始了。

先是一场无名大火把这家的房屋财产烧了个精光，女主人也被烧得满脸伤疤纵横、双手扭曲变形。接着，这家的小儿子一病夭折；聪明精干的大儿子变成了疯子，一年到头光着身子疯疯颠颠到处跑，几年后在一次抽疯中死去；男主人被这些变故彻底击垮，在悔恨与抑郁交加中煎熬了几年后死去；二儿子变得傻里傻气，只能干一些简单的粗活；女儿虽比二儿子稍强一点，但也是一个神智不健全的人。

双手被烧残的女主人成了这家人的主心骨和主要劳动力，半年糠菜半年粮仍维持不了全家的生活，每年的春冬两季都得要饭维持生计，这家成了全村最败落的家庭。好不容易熬到八十年代，女儿长大了，家里的生活较从前也略有改善，女主人又用“换亲”的方式用女儿换了一个儿媳妇回家，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八十年代末这家人好不容易盼来了一个隔辈人，可孙子又是个神智不健全--至今事情已延续到了第三代。

这个家庭悲剧使人心情沉重。它是中国大陆无神论及其运动的牺牲品。古时，中国人敬佛供佛都犹恐不及，更不要说敢对神佛如何不敬了；今天，无神论的蛊惑已经严重变异和破坏了中国人传统的道德观念。悲剧祸及这个家庭整整三代，至今它还在延续着。人们可怜这家庭，却解决不了他们触犯天理的根本问题。因果，就是因着每个人的心念与选择而得到的或善或恶的结果。在当前迫害法轮功和法轮功修炼者的这一巨大冤案中，人们如何看待因果？请帮助善良，不要选择助纣为虐吧。
老公安的担忧

我是一名有四十多年工龄的老公安，亲身经历了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大小运动，遇到过各种社会问题，工作带来的欣慰和愧疚都曾有过。现在，看到发生在眼前的打压法轮功的政治运动，看到咱们一些公安在其中横冲直撞，为非作歹，不由不使人想起：过去，一些人被当作“专政工具”在执行错误路线后所遭受的身败名裂和良心的谴责。我不能不向广大的公安干警──我的同行们道出我的肺腑之言。

当前的这场对法轮功的打压，无论从表面上看，还是从手段来看，比过去的“三反、五反”，“阶级斗争”都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即便是抓人，也不是全国范围内的随意乱抓，也得先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由法院审判了，再由我们公安部门执行。而现在抓人根本不必由法院裁定，就凭上头直接发的文、下的令，上头说抓谁，公安部门就得抓谁。既不“以法”，也不“依法”，而是上头说了算。这究竟置国法于何处？更有甚者，见到炼功者就抓，就抄，就封，就打！真令人既痛心又担心。

法轮功，说到底也只是炼功人信仰上的一种选择。信仰是人类的一种思想自由，是人基本的权利，谁也无权干预。不能因为是xx党执政，就得要求全体人民都信仰xx主义，奉行一党的宗旨。否则就太霸道了。

对法轮功的批判，我觉得有些地方明显地不对劲，难以服人。说他们七年来练功练死了1400多人，平均每年死200多人。不管这个数目是不是真实的，如果这一条就够得上给人家定为罪名的话，那去年一位高级官员亲口披露的，由于我们党和政府的各级干部的违法施政造成一年内死亡13000人的事实，又该怎么看？是法轮功死亡人数的60多倍呀！再说国家关于恶性事故的判别是有标准的，得超过千分之三才算超标，而上述死亡1400多人的“恶性事故率”才在万分之七（按国家公布的200万法轮功学员计算），远低于国家标准，也比国家政治恶性事故低很多。

不知大家感受到没有，当我们坚决打击刑事犯罪分子时，人民拥护我们，尊敬我们，而这一次，打压法轮功，人民是在用什么目光看我们啊！他们见着我们就躲着走，又怕又恨，说江xx比法西斯还毒，骂我们拿着人民的血汗钱，却干着伤害人民的事。其实，老百姓人人心中有本帐，现在即使不说，也要以后算总账。这也难怪他们，老百姓的日子真够苦的了，还要折腾他们？

有些年轻的公安干警，没经历过政治运动，不知天高地厚，成天耀武扬威，图一时痛快，不留余地，弄得全国上下民怨沸腾。有个年轻干警只因一位被抓的女法轮功学员不交出资料，就用烟头把人家的胳膊烫的伤痕斑斑；有个干警对法轮功学员任意体罚，把他看不顺眼的拖到烈日下曝晒，拳打脚踢，直到打累了才住手，然后得意的说，“真过瘾！好久没这样痛快地打了！”有的地方干警将抓住的练功学员集中关押，12小时不让上厕所，30小时才让吃饭，每人交200～1200元罚款才让走人。这样执法违法的现象太多了。一位80多岁的老人老泪纵横的对我说：“我第一次亲眼看到咱们警察这样地打人民群众……”

我是过来人，感到问题严重极了。物极必反哪。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历史的教训不能不汲取！要为自己留条后路。文革那阵的左派是多么得意，打、砸、抢，不可一世。十年后呢？有的成了阶下囚，有的受人唾弃抬不起头。所以，我劝大家严肃地、认真地想一想：当上头让我们镇压人民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虽然我们端的是“公安”这饭碗，不能不执行命令，但是做法有深有浅，有真有假。因为，我们首先应该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不能公开支持，就暗中网开一面，多积点德。同行们，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为当权者尽忠尽职了，更不能为虎作伥。任何事情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过去。对法轮功的打压肯定是经不起历史的考验的，到头来这段历史肯定会重新评说。
德国警官濒死体验自述

德国柏林 斯塔因.海德勒，男，49 岁，警察局长。这是个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来世的人，他对人冷漠粗暴，没有道德感，从不愿意帮助别人。1996年10月1日 当他高血压脑溢血病危时，他的灵魂出离了肉体，他感到十分愤怒和暴躁，因为他发现自己被许多贪婪的灵魂包围着。那些灵魂正在欢迎他来到他们自己创造的地狱。

“我感到十分震惊，因为这些丑恶的灵魂是我无论如何也不想与之为伍的。他们看起来非常凶恶，而且举止粗野。而我，尽管自私，尽管从不替别人着想，却是个挺拔、有修养、穿戴考究的人。我想冲出这个丑恶灵魂的圈子，但他们却将我紧紧围住。我大声求救，但没有一个高尚的灵魂可以进入这个圈子。可以这样说，我为自己掘好了墓，而现在才尝到了躺在里面的滋味。我感到痛苦异常，那一刻我开始看到自己人生的错误，但却不知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直到我的悔恨和我对自己由于自私而虚度了一生的痛惜充溢了全部身心后，我才从那些死亡的恶魔之中解救出来。”

“在此之后，当我重新活过来后，我就一直在不断地审视自己的灵魂。回顾自己过去的错误，寻求人们的谅解。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我只能独自面对这一切。有时候，我觉得这样做很难。多年来的冷淡、粗暴已成为我身上的一部份，一种做恶的欲望，仿佛难以挣脱的镣铐，时不时地煎熬着我。我不得不努力克制这股冲动，有时我想，我完了，我身上的恶意快要控制住我了。这个时候，那次脑溢血时看到过的可怕一幕又在我眼前闪现－－太可怕了，其中一个张着血盆大口扑上来要咬我，但又不下口，只是把嘴那么张着，贴着我的喉咙……这样多次发作，惩戒的意味越来越浓，促使我对自己的自私、冷漠反省起来，我逐渐意识到冷漠与粗暴带给他人的伤害是多么痛苦。这样一点一点地，我觉得自己做过的错事将是无法弥补的，我必须努力去赎回过去的罪……。”

 希望大陆所有良知尚存的警察引以为戒。同时告诫迫害善良法轮功学员的公安，不要以自己的职务和工作为借口对善良人打压迫害，生命堕入恐怖的深渊并承受无尽痛苦时，将痛悔莫及无以逃脱。
报应来时人力难拒

自99年7.20以来，四川省彭州市敖平镇的不法官员，在这场江××发动的邪恶运动中表现得很卖力。他们“积极响应”批文精神，“积极贯彻”610系统的指令，对该镇的法轮功学员多次绑架、诱捕跟踪、挂牌示众、站凳曝晒等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至今还有三名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拘留所里。

那么这样的助纣为虐，给这些镇级小官们带来的是什么呢？头两年担任党委书记的张达义，因贪污受贿案败露而锒铛入狱，丢了乌纱；与张同届共事的镇长吴维春，也是因贪污受贿案而被绳之以法。接吴维春班的镇长钟辉，依旧头脑不清醒，紧跟着610系统团团转迫害法轮功学员。结果呢，他得了大脑肿瘤，做了两次手术，花了十几万还没治好。一个到任不到两年的年轻镇长躺倒在了病床上。

 610恶人骨干之一的陈良，开始是镇政府雇佣的治安干事。不管催税催款，是凡哪家哪户一时交不出来的，他就冲锋在前。村民们都说他是镇政府雇佣的打手。这陈良在对付法轮功学员方面，更是心狠手辣：是凡被抓到的炼功者，不管男女老少都被他打得鼻青脸肿、筋断骨折。尽管这样，可还是连一个法轮功学员都没制服，没打垮，而他自己却先倒下了。现在，他的腿不听使唤了。经过几次医院的检查，还不能确定到底是骨癌还是骨结核，总之，是骨质严重坏死的那种病。医生说要把右腿的大骨挖掉再换上假骨，至于说以后截不截肢还很难说。 
唐朝因果轮回故事








